
“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

学术座谈会纪要

张义素

1996年 12 月 26 日, 《日本学刊》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日本研究的课题

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在京从事日本研究的部分专家学者及编辑人员, 共

约 40 人出席了座谈会。

改革开放至今近 20 年来, 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取得了飞跃发展, 研

究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成果与日俱增。特别是近几年来又有许多留学人员

陆续学成回国,成为科研一线的骨干。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的日本问题研

究正酝酿着一次从量到质的飞跃。《日本学刊》副主编韩铁英在就中国的

日本研究现状发表了上述看法后呼吁学界同仁抓住这一时机, 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 使这个飞跃变成现实。

同时, 他指出, 我国的日本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也应冷静地

看到,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资料匮乏、人材外流、资金短缺等。特别是研

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现象, 以及课题的选择不能适应国家现

实需要和研究方法不够先进、科学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问

题研究上一个新台阶, 首先必须从课题选择和研究方法入手, 加强研究人

员之间的交流。从研究队伍的结构来看, 有许多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行家

里手, 也有不少近些年涌现的新秀, 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和研究方法上各有

千秋, 但相互间交流的机会很少。就编辑部工作而言,也有如何选题、组稿

以及如何从研究方法上判断稿件的质量等问题。就日本研究的课题和研

究方法论作一些探讨和理性的分析, 是我们把日本研究推向新阶段的一

项重要任务。

接着, 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何方强调说, 中国的日本研究必

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要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日本

研究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为现实服务, 要搞有中国特

色的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蒋立峰也强调指导思想很重要。不论研

究工作也好, 编杂志也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就目前日本研究中对日本本身的变化与外部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的

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指出,日本正处于政治、经

济、社会的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很重要的特点是这种转变不仅受到了国内

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日本本身的变

化与外部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 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与其他单位的研

究不同, 我们的研究应着眼于综合性、长期性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汤玉指出, 90年代与 70 年代相比, 日本知识分子的

精神状态正在发生大的变化, 他们对自身成长道路上发生的许多事件的

观察和认识, 包括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大致可分为两部

分人。第一是曾经参加过反美斗争和民族民主斗争的一部分人, 他们开始

对自己以前的作法产生怀疑和反省。第二是专业知识分子, 他们的精神状

态也在发生变化, 许多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强

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在研究方法上, 他认为应提倡实

证的研究方法, 并提出了几点实证研究的基本操作原则: ( 1)提供的材料

要有原点性,原点材料应是与事件的发生相近的材料, 因为原点的材料并

不都可以作证; ( 2)原点材料必须有确证性; ( 3)实证材料有文献和实物两

种, 文献实证要有文化氛围的精神。实证的观点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个别文化与世界互相联系的桥梁。因此, 实

证的观点和方法也包含着最终上升到理论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高增杰说,随着国

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 日本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变化。第

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开始, 日本研究正在从分科化研究向综合性研

究转化,综合国力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各国研究者的认同; 第二, 在地区研

究方面,过去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个模糊的概念: ( 1)地区研究是对对象

国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 ( 2)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和

历史性进行研究; ( 3)地区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比较的方法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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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三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得到各国学者的认同。但是, 从 60 年代

初开始, 地区性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强调学科分得细,而是强调

综合地、立体地、全面地把握对象国。根据地区研究学科的发展, 在进行日

本研究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 1)在研究日本时, 必须综合地把握对象

国, 为此,就要扩大我们的视野, 把日本放在东亚、亚洲甚至世界的整个文

明中来看待; ( 2)只有进行比较研究, 才能把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一

步。如近代化问题,把日本上一世纪发生的事情与英国、法国 16、17 世纪

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它们在发展道路上、社会结构上、民族精

神上的相同之处和差异, 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对象。反过来说,不要把藩

篱划得特别细, 防止学科边缘化,各个学科应很好进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说,实证研究很重要,

因为原点错了, 所有的结论都站不住脚。但是,作为研究方法, 决不能仅限

于此, 一定要有理论思维, 一定要有很好的方法论, 微观的研究一定要与

宏观的考察结合起来。如果每个研究人员都一个一个地陷入到实证研究

中去, 理论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只搞清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

什么还不行, 还必须搞清为什么,有何现实意义, 有何价值的问题。我们的

研究要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 不断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很好地

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研究室主任刘江永说,日本研究就像

一条宽阔的长河, 是不断流动的,永远研究不完。他指出, 当前日本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是综合性、战略性的成果太少。应加强对处于跨世纪时代的日

本的国际战略地位、发展方向、战略走向等宏观课题的研究。他列举了许

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在政治方面有政权分析、政治思潮、政治势力、革新

势力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核心人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日本面向 21

世纪的行政改革、宗教与政治、金钱与政治、财界与政界的关系等、经济方

面有日本的经济形势、金融、投资、贸易等各个领域的新的发展变化与相

互关系、日本经济与亚太经济的关系、多边经济合作、日本与世界经济关

系、中日经济关系等; 对外关系方面有中日关系研究、日美关系研究等; 文

化研究方面有人物研究、整体群象研究、思潮研究等。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江瑞平说, 在分析与综合两种研究方法

上应强调一下综合, 在实证和理论研究方面应强调理论研究。这四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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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

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

提出自己的观点。方法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与课题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研

究方法是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

他认为, 日本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日本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研究的目的

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总结出规律, 然后上升为理论。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骆为龙谈到了近年来我国日本研究的几点引人

注目的情况: ( 1)全国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日本研究发展很快, 成果较多。

( 2)在日本研究队伍中年轻一代学者迅速增加, 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但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学术交流不够,应予加强。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赵阶琦也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确实有发展,但也存在

着问题。我们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力量较弱。现在日本仍处于过渡期,对其

今后将向何处去这一问题, 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今后应把研究日本的动向

作为重点, 提出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看法, 客观地评价日本。

《日本学刊》编辑部前副主编马桐山说,我们应注重对日本当政领导

人更迭的研究。当政领导人包括政府领导人、政党领导人及其重要智囊团

的负责人。因为这些人的更迭对日本的政策走向和中日关系起着重要作

用。日本现在的领导人大都是昭和年代出生的, 应弄清他们的历史观、经

历和其制定政策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是国民思潮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问

题。从深层次上讲,中日两国国民的思潮涉及到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

的日本观问题。国民思潮对政党、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

引起我们的关注。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他认为,我们既不要忽视宏观研究,

也不要忽视微观研究。微观研究、个案研究搞得不好、不深入, 宏观研究在

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基础的。

会上, 还有许多同志对办好《日本学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主要

有: ( 1)内容要新, 要多样化, 要有可读性; ( 2)版面要办得活泼, 要能吸引

人; ( 3)刊登一些争鸣性的文章; ( 4)为扩大影响, 可向国内外其他报刊推

荐一些好的文章。 (责任编辑: 洪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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